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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何时来到，芙蓉街
总是最热闹的地儿。本地人逛
完泉城路，外地游客游完大明
湖，饿了累了都直奔这儿来。肉
串、烤肠、脆饼、泰芒、油旋、小笼
包子、章鱼小丸子、冒烟冰激凌、
轰炸大鱿鱼……各种各样的小
店施展浑身解数吆喝着，儿子
在一旁蹦蹦跳跳，东张西望，享
受着市井里的热闹和轻松。

老街北首，是创建于宋熙
宁(公元1068-1077)年间的府学
文庙。从那时起，就有了老街
的雏形。作为珍珠泉群的一部
分，芙蓉泉、南芙蓉泉、水芸
泉、濯缨泉、腾蛟泉、起凤泉等
许多泉子争相喷涌，人们顺水
势在芙蓉泉边修渠，汇众多泉
水北流，入府学文庙泮池，使泮
池变成有源活水。入泮，意味着
科第入台阁，读书到青云，此水
因之被称为“梯云溪”。后来，为
了出行方便，人们以条石覆盖
溪水，成了一条街道，并以“芙
蓉”名之。日久，梯云溪消失，而
芙蓉街却随着明时德王府和清
代山东巡抚院署设立与变迁，
规模渐广，包括“瑞蚨祥布店”、

“一珊号”眼镜店、“文升行”百
货等老字号在内，老街聚集了
文教用品、古玩字画、刻字、铜
锡器、乐器、服装鞋帽、小吃店
等店铺作坊，遂成商家与士子
流连之地。

走在石板路上，透过遥远的
岁月，我仿佛看见那条曾经的梯
云溪。石板缝里，潺潺的泉水流
过。清晨，薄薄的雾气在石板路
上氤氲飘荡，远远望去往来的行
人似乎漫步于仙境之中。从这仙
境迈过去，便是尘世中的权柄在
握与荣华富贵。千百年的漫长时
光里，读书人次第走过这条街，
双手提起长袍前摆，迈过棂星

门、屏门、戟门，那一重重的门槛
到达大成殿，去祭祀孔圣先师，
以期高中榜首。这是那时所有读
书人的梦想。

芙蓉泉之于清代诗人董
芸，就像南新街之于老舍，曲水
亭街之于路大荒。“老屋苍苔半
亩居，石梁浮动上游鱼。一池新
绿芙蓉水，矮几花阴坐著书。”
诗中所写，如今丝毫不差浮在
眼前。屋檐下，5米×10米见方的
一池碧水新绿，中间石梁红鱼
逍遥，只是周围的喧闹似非读
书佳境。当年董芸在此苦读，无
数次行走在芙蓉街上，却终生
布衣。他是济南府平原人，以讲
学著书为业。寓居于此，从这里
走向泉城的明山秀水，写下了

吟咏济南优美风光的《广齐
音》，是目前仅存的描写济南风
物的两部诗歌专集之一。孔子
最希望的生活是“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董芸未能出入
台阁，却践行了孔子的理想。这
大概是另一种形式的朝拜吧！

老街另一可观者，为文庙
南邻关帝庙。关帝庙很小，却很
有特点。我去的时候，看见一位
白发老人正在玉制关圣像前叩
拜，座前香火旺盛。此处与他处
不同者有二。庙内立有康熙五
十九年(1720)《重立考棚碑记》石
碑，碑文为贡院考试规则。原
来，明洪武年间济南替代青州
成为省会，贡院同时建立。发展
至清代，考棚号舍已超万间。考

规立于此，让关帝庙在推崇信
义、祈求财富的同时，多了一个
威慑监督、公平考试的功能。另
一特异处是有武库、飞霜、芙蓉
三泉，同为北流入泮之水。据说
此处“芙蓉”为古时真正芙蓉
泉，引来专家学者争讼不已。

除了现已被填埋的梯云溪
外，原有的腾蛟起凤牌坊、青云
桥也损毁不见，周围尚存秀才
们拴马匹的马市街、张榜公布
考试成绩的榜棚街，与文庙、关
庙共同形成一座士子求进图，
让人回想起当年祭拜孔子时鼓
乐喧天万人景仰的盛况。当然，
如今的芙蓉街成为济南著名的
历史文化街区，在繁华中有着
历史，在喧闹中有着悠闲。人们
各有所好，有追寻历史遗迹的，
有探寻老济南风情的，有寻觅
舌尖上的美食的，更多的人只
是前来漫无目的地闲逛，享受
浮生半日闲的都市慢生活。

正想着，却被一股奇臭无比
的臭豆腐味给熏醒了。却看见儿
子端着冰沙芒果茶，举着旋风薯
片塔向前跑去。我喊：干吗去？儿
子兴奋地说：我要去买榴莲酥。
我摇摇头，只好快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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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
住的老屋要拆迁了。几经周折，我
们被安置到花园小区。老屋的房
子总面积为100平方米，新分的两
套房子每套60平方米，父母住一
套，小弟住一套。

那些日子，大杂院里一片忙
乱，家家为搬家忙碌着。我们家麻
烦可大了，父亲是搞收藏的，别说
老屋的钟表和那些瓶瓶罐罐，就
那间十几平方米的杂货间，要整
理出来简直无从下手。父亲倒也
沉得住气，他去榜棚街的馒头房
买来一大摞用完洗净的面袋子，
开始打包。先从挂钟座钟入手，每
个面袋子装一个，然后又四处寻
找纸箱、木箱，连苹果筐也用上
了。眼见得邻居们一家家都搬走
了，只剩下我们一家时，父亲才收
拾了一半。母亲急得哭了。父亲却
不让插手，还不时地发出笑声：因
为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原来遗忘
的不少物件儿。他把整理出来的
箱包都一一贴上标签编号，在小
本子上登记。我清楚地记得，光收
藏方面的书就有满满两大箱，搬
也搬不动。

一个多月后，终于收拾完了，
拆迁工人也进了院子。那天一大
早，两辆卡车停在大门外，亲朋好
友来了十几人帮忙，光父亲的收
藏就装了满满一大车。

来到新居，帮忙的人七手八
脚把家具抬上3楼，把第二车收藏
品卸下车，就都走了。那一箱箱的
藏品可往哪里放呢？我很是犯愁。
父亲好像心里有数，他指挥我们
先把贴有口取纸的包装全搬到床
板上向高处摞，他说这是日后挂
出来或摆出来的东西，不一会儿
就摞到了屋顶；然后让我们把一
个个面袋子往晾台上摞，很快就
挡住了窗户。他又指挥我们把剩
余箱子往床底下塞，幸亏那时候

床用木板搭起，床底下空间真不
小。不一会儿，两张床底下塞满
了，连条几、方桌、椅子下面都塞
得满满的。这时听到小弟说：“爸
爸以后可别再买了，再买这楼可
要压塌了！”我们都大笑起来。父
亲笑笑没作声。

忙累了，大家坐下来歇息，父
亲走到晾台上，站在那里擦汗。忽
听他喊：“快来看，楼下那个方桌
是明朝的！”我和小弟挤过去，见
前楼一户人家正在从卡车上往下
抬家具。父亲指着地上的方桌对
小弟说：“你快下去看看那桌子是
什么木料的，问问人家卖不卖。”
小弟一溜烟儿跑下楼去。不大会
儿他回来了，对父亲说那个桌子
又脏又破，好像在饭屋里放了多
年，满是油腻，看不出是什么木
料，人家说不卖。

我们又接着整理东西，我随
口问道：“爸，你怎么知道这桌子
是明朝的？”父亲像变戏法似的拿
来一本书翻开，指着一张方桌图
说：“明朝的款式简洁轻巧，比现
在的桌子小一号，圆形的桌腿。你
看它和楼下那个桌子完全一样，
桌腿上方有花牙，除了上方有四
根横撑，桌腿接近地面处也有横
撑。”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对小弟
说：“你快下去盯着那个桌子，他
现在不卖，一会儿准得卖。”我忙
问：“你怎么知道？”他说：“这楼屋
门这么小，咱家桌子都难进来，他
这桌子下边有横撑怎么调对也进
不了屋，只能卖了。”

小弟将信将疑地下楼去，我
们在楼上看着。果然，抬进楼洞的
桌子又被抬出来，主人急得直搓
手，一帮收废品的围上去，这个出
三块，那个出五块，有人出到十块
钱，主人都摇头不卖。等那帮人走
了，小弟凑上前，和主人搭讪说：

“这个桌子是老辈传下来的，十块

八块不能卖啊！可是又进不了屋，
不卖没办法。我给你出个高价吧，
一百块钱行吗？”经过一番讨价还
价，三百块钱成交了。

我们把桌子抬到楼洞门口，
我看到这桌面上油泥厚厚的，桌
心的一角有个鸡蛋大的窟窿，能
看到地面。这桌子又脏又破，怎么
能值三百元呢？小弟端了盆水，拿
来洗衣膏，他说：“桌腿上油泥少，
我先擦出来看是什么木料的。”我
转身上楼，没走几步就听他咋呼：

“不得了啦，是黄花梨的！”我高兴
地把父亲叫下楼，父亲仔细看了
看露出木纹的那条桌腿，惊喜地
说：“还是鬼脸花梨呢。”见我不
解，就说：“你看这一个个像树疤
一样的花纹，像不像鬼脸？这是种
很稀有的木料。”我问父亲，桌面
上的这个窟窿是怎么回事？父亲
看了看，沉吟片刻说：“应该是火
烧的。”“火怎么会只烧这里呢？”
我不解地问。父亲分析说：“我估
计是小老鼠上灯台偷油时，把油
灯打翻了，等主人发现时，已经烧
出了这个窟窿。”我听后，由衷地
佩服父亲的心思缜密。

高兴之后，问题来了：我们也
是搬不进家门呀！还是父亲有主
意，他叫小弟骑着自行车，把正在
别人家忙着打大立橱的二弟叫回
来，对他说榫卯的活你明白，把这
个桌子拆了，千万别伤着它。一番
忙碌后，桌子变成一堆木料，被捆
成几捆搬进了家。

一天，父亲抽出一根用核桃
油打磨得油亮的桌腿放到写字台
上，让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他
说：“黄花梨的花纹太好看了！这
鬼脸花纹原先只听说过，没想到
它能来到咱家，真是有缘分啊！咱
这辈子能见到真的鬼脸花梨木，
知足了。”看父亲这么兴奋，我心
里也很高兴。

时隔不久，一次我回家见母
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一问才知
道不小心让那堆木头绊了一下，
腰被扭伤了。我一听着急了，对父
亲说：“不是有人来问价吗？干脆
卖了算了。要是摔厉害了，麻烦就
大了。”父亲没作声，我知道他是
舍不得卖的。

但当我再一次回家时，那堆木
头不见了。我心里一阵高兴，忙问：

“那桌子卖了？”“卖了。”“卖了多少
钱？”“两千三百块。”“啊！才放了几
个月就净挣两千块啊！”父亲一听
不乐意了，冲我说：“你怎么老拿钱
说事呀？要是有地方放，给多少钱
也不能卖！”之后，怕父亲心痛，我
们谁也不再提起这方桌的事。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们姐
弟几个在舜玉小区给父母买了大
房子。父亲兴奋极了，按他的想
法，在装修时打掉前后隔断，整个
门厅通透宽敞，他又让打了三个
两米长、六层高的货架，分别安装
在门厅和他的房间里。那时弟弟
已经买了汽车，把十多年前搬家
时没拆过箱的藏品分批运了过
去。父亲又开始打包装箱，照旧拿
着小本子记录编号，事后我们见
到这个小本上在册的共有128箱。

搬家完毕，父亲忙着摆挂他
的钟表和藏品。终于大部分箱子
被清空，三个大货架摆满他几十
年的藏品。

这一天，姊妹几个到齐了，望
着满屋琳琅满目的钟表藏品都很
高兴。姐姐提议做顿好饭庆祝一
下，当香喷喷的饭菜摆满了桌子，
一家人围坐着，品尝着，说笑着。
忽然父亲放下筷子离席而去，拿
出一个盒尺在放台表的架子旁边
量着空间，自语道：“要是那个明
朝黄花梨桌子不卖，放到这里正
合适。”我听了心里一震，为当初
劝父亲卖掉它而隐隐心疼。

【收藏济南】
一张明代方桌

老街悠悠，红尘扰扰
□施永庆

□刘荣芹

冰井起粟

话采冰

【泉城忆旧】

□韦钦国

据记载，六七十年前
济南的冬天比现在寒冷很
多，加之高楼稀少，北风无
以遮挡，河中、湖中结冰是
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大
明湖水质清冽，湖面平静，
冰层厚实，就成了天然的
冰场。

年过八旬的大爷爷70
年前曾住在东流水街(现
在的五龙潭公园护城河西
侧一带 )，这条街泉水丰
沛，有许多阿胶作坊，大爷
爷的父亲就为一家胶厂用
平板胶轮车运送驴皮。后
来不知为什么与东家发生
矛盾在这条街待不下去
了，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就带着平板车去大明湖帮
人采冰、运冰，当年十几岁
的大爷爷曾跟着拉车帮
辕。

大爷爷说，当年采冰
从冬至 (数九首日 )开始，
大约持续一个月，第一天
要烧香磕头，然后按照事
先划分好的区域开采，使
用最多的是一种叫“冰镩”
的工具。冰镩长六七十厘
米，四棱状，顶部尖细，便
于入冰破冰；尾端有倒钩，
便于将冰钩起；镩头上面
有木柄，使用时不至于太
凉。这种工具很实用，但现
在已很少见到了。

大爷爷说采冰时很热
闹，人很多但不乱，采冰、
运冰、藏冰各有人负责。最
难的要数采冰，这既是体
力活也是技术活，用力不
均或技术不到位，采的冰
就会大小不一或破碎太
多，卖的时候就吃亏。当时
大爷爷年龄小，没有采冰
技能，主要是运冰时帮辕，
也就是帮着父亲用平板车
将冰运到大明湖南岸。这
里冰窖很多，可能主要是
因为运输半径短、便于就
地保存吧。

冰窖多半三四米深，
底部十多米长，窖外的人
将冰块以筐盛好，用绳子
下递给窖底的人，由其将
冰堆砌整齐。身处窖中，四
周冰块堆积，就显得更加
冷，所以难以久待，宋代陈
师道在《魏衍见过》里将这
种情形描述为“洒然堕冰
井，起粟竖寒毛”。事实上，
一旦身上的汗消下，就不
只“起栗竖寒毛”这么简单
了，被冷风一吹感冒发烧
是常有的事。冰存好后，窖
口或窖顶要覆盖庄稼秸
秆，起到保温和标示功能，
以免人或牲畜不慎掉入。
这些冰在窖内存放至次年
夏天，由贩冰的人卖给大
户人家、官府降温避暑，或
售给餐饮商家用于食材保
鲜。

温室效应带来暖冬，
现在大明湖已很少结这么
厚的冰了。大爷爷记忆中
这种原始的采冰、存冰、售
冰的行业差不多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就消失了，当
年的大明湖已经成了免费
游览区，天气好的时候大
爷爷还会来这里散步，面
对眼前美景，时常感叹倏
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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